本檔案未經整理
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                                                        張  春  申
    在救恩史中，天主聖三的外在生活是植根於無始之始天主聖三的內在生活；但自人而論，是根據救恩史中天主聖三的啓示，才導致對永恆天主聖三的認知。因此，信者發現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在救恩史中關係是先於天主聖三內的關係；但對後者的認知，有助於對前者的解釋，因此聖三論與基督論具有相互闡述的作用。
    本文基本上取材自聖經，點出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的關係，最後根據聖三神學作反省與註釋。全文可分五部份：
    一、古經中天主的言與天主的神。
    二、天主聖言與耶穌基督。
    三、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
    四、「從言」與「從神」的基督論及兩者相互的補充。
    五、結論
        1.  牧靈的實際問題。
        2.  中國思想中的「氣論」與基督信仰中的「聖神論」。
一、古經中天主的言與天主的神
    古經中，「天主的神」一詞表示天主在創造與救援中的能力。但是古經還有另一詞彙：天主的言。它在創造與救援行動中，常與天主的神相互關連與補充。我們不應對此關係表示訝異，事實上，後來在新經中，耶穌被稱為天主聖言；在祂生命中，天主聖神常與祂配合。古經中此一現象，讓人了解救恩史中天主啓示自己的方式。這一部份我願意分三點來討論。
1.  言與神的鳥瞰
    「天主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創一2b ~ 3) 古經的創造傳統，反映在天主的言之作用中。同樣，在祂救援工程上，天主的言 (話與事件)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譬如：天主藉着梅瑟把救援之言 —— 十誡 —— 通傳給以民。天主的話必要完成，「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反之，它必實行我的旨意……」(依五五11) 除盟約之言外，還有先知之言。先知是天主的代言人，藉着他們天主的言要實現自己救恩的旨意。因此，天主的言進入人類歷史中有創造與救援作用。
    同樣，天主的神也實現祂的創造與救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創一2b)。此註解為天主的神在創造工程上角色。天主的神也進到先知生命中，使他們的行動產生救援的效果 (參閱民長紀、先知書)。在古經中，通過天主的言與天主的神，完成創造與救援的計劃，顯露出兩者相互配合的特性，完成同一目標：一個創造，一個救援。 

2.  言與神的分工合作
「古經中自始至終無處不是天主的言與神的合作。默西亞所以能遵行天主給梅瑟法律的言語以及執行公義，就是因為他有神。先知們所以能為天主的言語作證，就是因為神掌握了他們。主的僕人所以能把救援的言語傳給萬民，就是因為神在他身上。以色列所以有一天能甘心信這言語，也是因為在聖神之內才能如此。神及言語彼此不能分離，但這兩種德能各有其特性。言語自外界插入，就如利劍刺肉一樣。神好似液體，在不知不覺中滲入人內而潛移默化。言語可聽亦可理會，神是無形的，言語是啓示。神能變化內心。言語似乎可站立起來直爽說出自己存在。神則下降、流溢或淹沒，兩者彼此分工及合作。在新約中可看到……」(聖經神學辭典卷三「天主的神」頁六四一)

    古經中，由始至終都是言與神的合作，天主的神在七十長老身上，他們就出神說話 (戶十一 24 ~ 25)。天主的神攫住先知，他們代表天主講出救援性的語言。同樣，因天主的神在上主的僕人身上，所以他能報告喜訊。「請看我扶持的僕人，我心靈喜愛的所選者！我在他身上傾注了我的神，使他給萬民傳佈真道。」(依四二1) 道是話，神進到他身上，他傳佈言。因此上主的僕人是在言與神合作下完成救援。
    總之，言與神常在合作中完成創造與救援，但言有言的特性，神有神的特點，各有不同的功能和角色。
3.  期待末世來臨
    先知話激起以民期盼將來的末世時期，古經中，不少先知描述末世現象。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女們要說預言，你們的老人要看夢境，你們的青年要見神視；在那些日子裏，我甚至要把我的神傾注在奴僕和婢女身上。」(岳三 1 ~ 2) 聖神降臨後，伯多祿宣講時，就引證岳三 1 ~ 2來說明末世來臨 (參閱宗二16 ~ 17)。言與神在相互配合下，最後在耶穌基督身上彰顯出來。
二、天主聖言與耶穌基督
    新經中，把天主聖言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表達最澈底的是「太初已有聖言……聖言就是天主……聖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們中間……」(若一1、4) 耶穌就是成了有血有肉，生活在人類歷史中的天主聖言。事實上，希伯來書信也說明天主聖言與耶穌基督合一的意義。「天主在古時藉着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末期內，祂藉着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一1 ~ 2) 在馬爾谷福音中，也肯定耶穌與言密切的關係「……誰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參閱谷八35)「……人為了我，為了福音……」(參閱谷十29) 這兩段經文用平行的手法，充份表露祂與福音是一而二，二而一。
    至於新經中這個信仰的來源，最後是由於在耶穌公開生活中的宣講以及宣講的態度，使教會在復活的光輝下，肯定祂是永遠天主聖言。以下列舉福音中一些耶穌宣講時的現象來說明天主的言在耶穌生命中的流露。撒種子的比喻中祂指出種子就是「話」，而祂來就是要把天主的言廣傳 (參閱谷四1 ~ 20)。祂許多次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啊們 Amen)」(例如瑪五18；谷九1；路十二37；若三3、5、11、13)。按今日釋經學的分析，「啊們」是禮儀中的一句話，常見於宣讀天主的話之後，表示對話的內容投順。因此，天主的話講出後，羣眾就引用「啊們」來答覆。耶穌把「啊們」放在自己講話開始，這是史無前例的，顯示祂有與眾不同的權威。祂的話就是天主聖言。
    在瑪竇福音中，耶穌用了五個對比來表達祂的話所具有的權威「你們一向聽見古人 (來自梅瑟、來自天主的話) 向你們說……我却對你們說……」(參閱瑪五21 ~ 22，27 ~ 28，33 ~34，38 ~39，43 ~ 44)。耶穌以自己的言與古經盟約之言相比，這表示祂的身份與天主同等。因此可以看出，耶穌在祂宣講中，處處顯露以民等待的末世時期，天主最後自我啓示的時期已經來臨；祂說：「天地要過去，我的話決不會過去。」(谷十三31) 這表示天主最後的語言藉着耶穌已進入人間。
    對觀福音使我們有此印象，實際上，若望福音更是表達了同樣的信仰：信耶穌的話，便得永生 (五19 ~ 29)；祂的話是生命之言 (六68)；祂的話是真理，真理使人自由 (八31)；祂最後宣告自己的話就是父的話 (十二44 ~ 50)。
    耶穌的宣講對當時的弟子與聽眾具有極大的震撼，早已隱約地在他們心中，種植了對耶穌的信仰，後來透過復活的經驗而顯明。他們相信天主最後親臨人間就是藉着復活的耶穌說話。這便是希伯來書信開端所表達的思想。至於若望福音的作者所以說出簡明而又精妙的序言；天主永遠的聖言成了血肉，那又深一層地道出了教會的信仰。由於宗徒明瞭救恩史是唯一天主的永遠計劃，基本上一個啓示的展開：創造與救援，自原始至末世。因此，耶穌基督既然是末世成為血肉的聖言，自然也是永遠的天主聖言。實際上，保祿已把這個思想類似地發揮過「……因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都是在祂內受造的：一切都是藉着祂，並且是為了祂而受造的。祂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祂而存在；他……」(參閱哥一15 ~ 20)。雖然保祿未用「言」這個字彙，但他已把整個救恩史在耶穌身上連接起來了。
    如此，我們解釋了天主聖言與耶穌基督。
三、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
    若望福音中，表達聖神與耶穌關係有一過程：天主所派遣的耶穌「講論天主的話，因為天主把聖神無限量地賞賜給祂了」(若三34)。但在祂自己「逾越」之前，還沒有將聖神賜下給信仰他的人 (若七39)。可是在十字架上已經自祂被刺透的心中「流」出聖神 (若十九34)；於是復活當天晚上，祂向宗徒噓氣，賜予聖神，一個新創造的開始 (若二十22)。至於保祿又在復活信仰的經驗中說出「最後的亞當 (耶穌)，成了使人生活的神。」(格前十五45b)「主就是那神：主的神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格後三17)後面這句話，却使聖經註釋家遭遇很大的困難，但在教會的信仰反省下，我們懂得它是說：光榮的主的作用是在聖神內，祂把救恩傳給人，使人自由。所以，「主就是那神」，在祂的行動中要把神賜下。
    至於初期教會之所以將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合而為一，那是先由於宗徒們在跟隨耶穌的生活中，早已體驗到耶穌的一舉一動都是在聖神領導下，完成救恩的行動。這個思想在對觀福音，特別是路加福音中一再被强調。例如：聖母懷孕 (參閱瑪一18；路一35)；耶穌領洗 (參閱谷一10平)；受誘 (參閱谷一12平)；宣講 (參閱路四14、18)；驅魔 (參閱瑪十二28)；祈禱 (參閱路十21)。總之，耶穌整個生命都在聖神推動下發展。在耶穌死亡和復活事件上，聖神的行動使祂進入天主永恆生命而達到了高峯 (參閱羅一4，八11)。
    在此我們願意為今日的神恩復興運動加一註解；新經中，不少地方述及聖神的恩賜 (譬如格前十二8 ~ 10：「這人從聖神領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却由同一聖神領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領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却領受了治病的神恩；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這些神恩在耶穌身上幾乎完全展現。其實，我們應稱祂是唯一無二神恩性 (charismatic) 人物。耶穌是最會講智慧與知識語言的人；祂對父有十足的信心，除了耶穌的教導外，四福音中幾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講耶穌的治病，他行了很多的奇蹟，他能面對挑戰，有極大的勇氣說出先知性的言語；也並教人分辨時代訊號。他神恩性的行動和生命是後代教會一切神恩的根源。
    最後，在復活經驗中，初期教會相信天主末世的恩惠：天主的神 (則三十六27；岳三1 ~ 2)。在死後復活的基督身上，普賜人間，於是不論若望與保祿有了高峯性的表達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的合一：「主就是那神，主的神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格後三17) 和「天主把聖神無限量地賞賜了祂」(若三34)。
四、「從言」與「從神」的基督論及兩者相互的補充
    古經中，天主的言與天主的神相互交疊配合，上主兩個行動導致一個創造與一個救援工程。末世時期，天主無限量地把聖神傾注在耶穌 —— 天主聖言身上，但兩者間到底有怎樣契合的關係呢？如何把兩者綜合起來呢？這就是神學反省的工作了。最近有一位神學家 Ladaria 的解釋相當完整，以下便是他的思想。聖神充滿耶穌基督，使祂在公開傳教中，能如此具有權威的宣講，最後，聖神的作用在光榮復活的主內，永在天上人間，把天主的言完全流露出來。反過來說，倘若聖神沒有在耶穌內完滿，那麼這位成人的言將一無作用：「按至聖的神性……耶穌被立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羅一4)。保祿意味着耶穌在聖神的動態能力下，把天主子的身份與地位豐富的表達。可是，我們尚可自另外一個角度表達同一真理：天主聖言成為血肉，就是為了使天主聖神通暢地、自由地施展作為。反之，假使耶穌不是成人的言，而只具有普通血肉之軀，那麼聖神的德能也無法自由展現。換言之，因為聖言降生成人如同「空虛」的器皿，完全被聖神充滿，讓救恩通暢無阻進入人間。由此可見，「言」與「神」在耶穌身上交疊，完成末世救恩工程。
    由於聖言與聖神與耶穌具有上述的關係，因此有所謂「從言」與「從神」的基督論出現。基督論旨在解釋為何初期教會的信友相信在歷史中納匝肋的耶穌是基督 —— 人類的救主。若望福音的作者簡單的告訴我們，因為在耶穌身上聖言成了血肉。正因如此，祂就是天主之子、基督、祂就是早已期盼中末世要來的救援者。這就是「從言」的基督論。事實上，新經中有另一些材料說明「從神」的基督論。由於這位納匝肋人耶穌，在整個生命過程中講了許多話，也做了許多事。但是，只因天主聖神在祂身上，才能使祂的言語和行動具有超越人的能力。在耶穌死亡、復活的事件上，天主聖神使祂進到永恆天主生命內，因此相信祂是基督、人類的救主，這便是「從神」的基督論。「從言」的基督論解釋基督，是由「自上」降生成人的聖言，所以也稱為「自上而下」的基督論；至於從神的基督論解釋基督，是由天主聖神「自下」將耶穌一生舉揚，所以也稱為「自下而上」的基督論。
    一般而論，新經中，從言的基督論是若望著作所用的語言；對觀福音與保祿書信則是從神的基督論。不過，保祿著作中已包含另外一面，「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却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參閱斐二6 ~ 11)。雖然這裏主要描述耶穌完成祂天主子的使命；但也說明祂具有永恆的天主形體，是「自上而下」的。對觀福音如同保祿著作並不排斥從言的基督論而且也包含在內。若望著作中，也表露耶穌的生命中「自下至上」的過程。「……耶穌知道祂離此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也知道自己是從天主來的，又要往天主那裏去。」(參閱若十三1 ~ 4) 實際上，新經中，「從言」與「從神」的基督論的界限劃分得並非如此清楚，由於天主聖言與天主聖神在耶穌身上是互補的，所以，「從言」與「從神」的基督論也應契合、相合為一體的。
結論
    有兩點將在結論中敍述：其一是從牧靈角度牽涉到本題；其二嚴格而論，只是附論。由於今日大家注意本位化中國神學，我想從這方面討論「聖神論」。
1.  牧靈的實際問題
    雖然上述兩種基督論相互補充，不可缺一。但我們過去的宣講，往往强調「從言」的基督論，而易忽略耶穌身上「神」的因素。首先，傳統上好像看耶穌是自天上降下來似的；祂沒有成長、發展的過程，這是强調從言基督論導致而成的後果。如果注意聖神在祂內的行動，那麼他真實人性的生命，便將為我們宣講所傳述了。其次，「文字使人死，神却使人活。」(格後三6b)「我們從今以後不要按人的看法認識誰了；雖然我們曾經按人的看法認識基督，但現在不再這樣認識祂了。」(格後五16)。保祿的思想是，對耶穌的認識絕不是只憑文字的表達，而是在聖神內的經驗。聖神自己沒有面容，祂在耶穌身上表達出來。這裏產生今日「基督論」與「聖神論」互相補充的實際牧靈問題。前者沒有後者，耶穌基督將只是「文字」；後者沒有前者，天主聖神將只是「空無內容」，甚至「迷失」的經驗。兩者都是極端。以前有過的「耶穌運動」，就是極端化的後果，因為這個運動要求自由。但是已經與主的自由相違背；根本不是耶穌的自由，這是「聖神論」沒有「基督論」的後果。另一方面，今日教會中尚有人咬文嚼字引用聖經宣講基督，可是不在聖神的經驗中，因此基督失去祂的時代性，這是「基督論」沒有「聖神論」的後果；耶穌基督不論過去、現在、未來，都在不斷地通過神啓示自己。就牧靈而言，天主聖神與耶穌基督的相合為一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2.  中國思想中的「氣論」與基督信仰中的「聖神論」
a  「氣論」在「聖神論」中完成
    中國古書有許多重要的字彙，諸如：「道」、「理」、「法」、「性」……其中之一叫「氣」。不過，對「氣」的研究一直非常少；有系統的研究更少。因此，我只能根據哲學辭典及一些材料來說明「氣論」。
    自戰國及漢朝以後，已由陰陽五行家來註解「氣」字，並非純正的古代原始思想。因此，必須採用我國古書最原始的資料來闢述「氣」，其實，原始思想是相當真實地來自人性經驗。
    羅光總主教著述中國思想史中講莊子特別發揮「氣」字。雖然老子一書中已略有見地。「氣」的字根是象形文。禮記祭義註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當代研究中國思想學者徐復觀教授以為：人看見雲在動，就把它叫「氣」。倘若把此現象放在人生理現象上，則人有氣；尤其在嚴冬季節，人吐出一口氣，好像冒出一朶雲一樣。人有氣因為有生命；失去生命，人就斷氣了。因此，在人的經驗中，有生命力的人就有「氣」，「氣」是生命力。中國思想十分重視生命，肯定全宇宙瀰漫生生之德，這是生命的表現。因此也說天地之氣，這個氣不是空氣或物質上的氣，而是生命力。正氣歌內有一句「天地有正氣」，說明的就是天地間有一股生命力；這股力量顯露如此强而有力，會令人驚訝天地原有的潛力。這股原始生命力，如日月昭彰，流露出深湛的內涵。
    古人思想中，宇宙深含道德、藝術；全善和美的境界；這是一個與價值相合不分的宇宙論。因此，「天地正氣」具有道德與藝術的幅度。
    孟子書內極有名的知言養氣章中，把有關氣的思想闡述精妙。後代有名的註釋家，非常重視這章，因為其中有關氣的思想非常豐富。這裏只能簡述一二：孟子認為有些人有的是血氣，只是因人力氣大，身體壯，所謂「血氣之剛」，並沒有什麼道德價值。但人是道德主體，當有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它不是普通的力量，而是道德力量。孟子說浩然之氣的形成是配義與道，把義 (非一般的義氣，而是真理) 與道 (外在的真理、大道) 汲取涵蓋在生命中。因此浩然之氣是集義而生的，如果「義」、「道」與聖經中的言相連，那麼在孟子思想中，言與氣連在一起了。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之間，如此，天地的正氣在人的道德主體上出現了。
    根據我們反省的聖神與耶穌基督，實在可以窺測我國古人的「氣論」似乎在新經啓示中完成與圓滿。我國思想中的天地之氣與古經中上主之神不是有類似之處嗎？莊子說：「通天下一氣耳」，萬物藉「氣」的能力而生，不就是說上主藉着祂的神 (上主的一口氣) 創造萬物嗎？最後孟子思想中，道德主體的浩然之氣不是在耶穌基督生命中達到最高峯嗎？「配義與道」和「養浩然之氣」，只有在基督身上達到圓滿。祂是最標準的配義與道的聖言，在祂身上有充塞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的確，中國思想的「氣論」在耶穌的啓示中得以完成。
b  應用「氣論」發揮「聖神論」
    另一方面，我們可用我國思想中「氣論」的特質，再給「聖神論」作一反省，這倒是一種中國神學。下面示範性地舉出三點。首先，氣是生活上相當熟悉的字，每天不知多少次使用；但我們往往不知其深度。實際上，古人思想中，氣的最高境界，就是天地的正氣。氣一進到道德主體中，就是浩然之氣。中國人十分喜歡用與氣有關的詞彙，如義氣、靈氣、正氣……不僅古時引用，今日也應用。因此，神學上應用氣的概念來解釋神，會幫助聖神論的擴展。試想當中國人了解到耶穌基督充滿浩然之氣，會有怎樣的感受？當他想到，基督徒領受聖神，充滿正義之氣……他又有什麼氣概？
    其次，由於「氣」的超過精神與物質的對立，集兩者為一的內涵，用來說明基督徒的生命，也極有中國思想的格式。浩然之氣是道德主體集義而生的；然而它貫澈人的生命，它是精神力量，但同時透視於軀體上。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那麼浩然之氣，自然充塞於天地之間了。在這種思想格式下，基督徒領受聖神，成為天主的子女。為中國思想這不可能如同一般所想像的，局限於精神或靈魂上，而是透澈身靈。聖神是天主的氣，領受聖神的人，當然天主的氣充塞在祂內了。進一層研究天主聖神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作用，將不致如此無形無象，而該誠於中，形於外的表現出神聖的「氣質」。在中國詞彙中的「氣質」、「氣概」等等，都是超過軀體與精神之分的。基督徒團體自有一番「氣概」。而且對靈修功夫而言，大可研究所謂東方的養氣，甚至在民間的「氣功」，對於人的生命具有怎樣的作用；應用在基督徒靈修之中，又有怎樣的解釋。這是非常有趣，而又極有創意的神學工作。
    最後，在神學解釋上，曾用不同的模型說明聖神的作用。人究竟是怎樣悔改？聖神怎樣在宣講中變化一個人？聖事怎樣產生效果？以前應用因果律來解釋聖神的德能，聖神通過人、宣道者、聖事標記 (工具因)，產生恩寵生活。這種解釋固然可用；但在感受上，似乎把人當作一樣東西，被動地受到改變。今日神學對聖神效果的解釋，超過工具因，而應用「位際」(你 —— 我) 的關係。這是相當好的理論。但我認為中國思想的「通天下一氣耳」也可表示聖神瀰漫在宇宙中的行動。不論是誰，大家都在同一原始創造的氣中。因此而有中國人極喜愛的「感應」說法。感應實在很難用語言加以描述，因為人間許多事情很難言喻。但人與人確實能感應，人與萬物也能相互感應。當我們討論聖神的作用，是很難以概念來說明的。那麼「感應」倒大可應用。最後，宇宙萬有在聖神內「心有靈犀一點通」。
    以上只是一些簡單思想。中國哲學以及民間用語中，對於「氣」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我隱約地察覺到可以採用來發揮聖神論。當然，這次演講，僅是一個起點，所以附在演講之末提供出來。如果將來這方面會有更大的成績，那麼一九八一年紀念君士坦丁堡第一屆大公會議一千六百週年，對中國神學倒是不能忘懷的一年了。
本檔案未經整理
